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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镇情事（小说）

□倪正平

体验张孝祥（散文）

□ 老九

你的背影（组诗）

□许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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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镇公所孙武夫

梅根田醒来时看到自己头上缠
着绷带斜躺在里屋的床上，身边除了
新婚妻子秋月还有她爹林鹏和镇公
所治安警孙武夫。

这孙武夫大名孙直元，因少时学
过几年武功得此诨名，后在县城警察
局谋了个差使，不过办事比较粗糙，
曾两次在审犯人时将其打死，最近被
贬到梅花镇上负责治安管理。前些
日子根田结婚请他来喝了喜酒，所以
这桩案子怎么说他也要上点心。

根田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谢过孙
武夫。回想起上午的事，又从上午的
事想起这十多年来的不易，鼻子一酸
竟哭了起来。

孙武夫劝道：“不是大事，只是头
上破了一口子，还有点脑震荡，休养
几天就没事的。”

过了几日，根田能走动走动了，
便叫林鹏去镇公所捎个信，叫孙武夫
晚上去桂花村酒馆喝酒。

孙武夫来到酒馆时，根田已将菜
点好。两人烫了一壶酒点了几个小
菜边喝边聊。

“伤势恢复如何？能喝酒不？”孙
武夫问。

根田摘下礼帽，只见头上裹着的
纱布已拆了，只在伤口处贴一块小纱
布。“差不多了，有时弯腰、蹲下还有
些头晕。诶，姓花的拘着还是放了？”

“放了。他保证不再来招惹你家
娘子，写了保证书的。”

“保证书有个卵用！”根田叹了口气。
“他花嚓嚓还敢上门挑衅？”
“孙治安（镇上人多用姓加职务

称呼他），你不清楚吗，危机不在外面
而在我家里。想这梅花镇，我们梅姓
本就是个弱姓，我还残疾，偏偏娶了
个如花似月的娘子，这是犯了大忌
呀！现在我出门看那帮后生，个个目
露凶光。孙治安，你说我梅根田娶了
个年轻貌美的，是好运还是霉运？”

“唉——也是，红颜祸水。你把
娘子休了，不就消停了！”

“我梅根田岂是不负责任之人，
再说上天让我有个漂亮娘子，付出些
代价也值。”

“还别说，你梅根田长得短斤缺
两，却是个真男人！不过，这代价是
什么还真不好说。”

“所以要请你帮忙啊！”根田终于
说出了来意。

“咋个帮法？你看现在这局势，
我那边也没几个人了，真要出点大事
说实话也控制不了。”

“不要多少人，你一个就行。从
明天起，你每天来我店里点一下卯，
待的时间长短你定，我一礼拜付你一
块银圆作为酬劳，如何？”

自此，孙武夫每天来根田剃头店
逛一回，或站或坐或聊两句或扫一眼就
走。很快过了两礼拜，梅根田付了两块
银圆，有没有镇住那帮后生尚未可知，
不过这表面上还真平静了不少。

八、引狼入室传闻

冬至刚过，第一轮寒潮跟脚而
来，气温突降五六度。这几日，一个
传闻再次在小镇疯传：梅根田终于戴
上绿帽了。

消息源头还是老虎灶梅阿三。
据他描述，当天去根田剃头店送热
水，就见根田在那里长吁短叹，嘴里
嘟囔着什么刚离虎穴又入狼窝，还隐
约听见“那孙子是条色狼，这下好了，
引狼入室了”的话来。

消息出自根田本人，那定是确实
了。对根田所指的“色狼”，众人一猜
就是孙武夫！对这种结果，听者都表
示并不意外，那林秋月的姿色本就没
几个男人抵挡得住的，何况孙武夫是
目前这里最有势力的。可惜了根田，
聪明反被聪明误。

孙武夫给梅根田戴绿帽的消息，
让那帮一直觊觎林秋月姿色又忌恨
梅根田运气的后生们又高兴又沮丧：
高兴的是孙武夫替这帮弟兄出了口恶
气；沮丧的是现在孙武夫染指林秋月，
就等于彻底斩断了他们对那外乡女的
非分之想，谁愿因一女子去招惹可以
一时兴起打死两犯人的一介武夫？！

根田剃头店里的气氛也在发生着
变化，以往常见的玩笑、热闹不见了，来
剃头的、串门闲聊的，大都神情肃穆，不
多的对话里也透着股诡异的冷静。

“根田师傅，近来可好？”
“还好，还好。”
“生意咋样？”
“还行，还行。”
“国民党日落西山，天要变了。

乱世多灾祸，你可要当心哦！”
“唉，当官的有钱的都自身难保，

何况我们平头小民。有事就担着呗，
还能咋的！”

……
一般聊到这里，客人都会听出弦

外之音，知趣地打住话头。
也有不知趣的。这天梅阿三来根

田剃头店借个木桶，一进门，看见林秋
月正给客人洗头就大呼小叫开了：“根
田驼子，还让小嫂子干这活？！”

三四个正排队等着剃头的客人
惊异地看着梅阿三，继而又齐刷刷地
把头转向林秋月。秋月的脸朝着墙，
众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但见她甩了甩
湿漉漉的手，转身进了里屋，把一头
湿发的客人晾在了那里。

“瞎说什么!”根田狠地盯着梅阿
三。可那阿三仍然拎勿清，一脸委屈
地辩解：“担心你嘛。你现在的对手
不是几个小混混了，人家可是有点三
脚猫的，还握着权……”

“滚、滚、滚——”根田差点把手
里的轧剪扔了过去。

梅阿三惊骇地后退几步出了店
门，边走边自言自语：“这是咋了？冲
我发火，真是狗咬吕洞宾！”

在梅花镇，孙武夫与梅根田结成
“连襟”已是公开的秘密，独有当事人
孙武夫倒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该巡
察的巡察；该上酒馆喝酒的上酒馆喝
酒；该叫谁过去问事，那人还得准时
前往，不敢有丝毫怠慢。

九、春天的气息

1949年2月，立春过后没几天，
解放军工作组进驻梅花镇。就跟前
几次国家命运转折时小镇的遭遇一
样，那声震云天的惊涛拍岸，到了这
里也只剩下微风下树叶的一丝晃
动。梅花镇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早集的热闹、酒馆里的喧嚣、老虎灶
前的热气，以及梅根田剃头店里流水
作业，还如昨日般准时上演着。

在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三天，一个
消息打破了表面上的平静：留守镇公
所的治安警孙武夫被抓了。

梅阿三在得悉消息的第一时间
便跑去报告梅根田了：“根田驼子，孙
武夫被抓了，还有他的三个手下。”

梅根田正给铁匠铺的花成叔刮胡
子呢，听罢一脸平静：“这有啥稀奇的。”

“我是说，你报仇的时候到了！
找解放军去，揭发这孙子欺男霸女！”

根田嘿嘿一笑，转过头继续给花
成叔刮胡子。

“怎么啦，不敢还是抹不开面
子？共产党来了就是治他们的，你还
怕个逑！”

根田朝阿三挥挥手让他离开。
虽然根田没理会梅阿三的劝说，

但当天下午还是被请进了已改名为
镇委会的原镇公所的大门。一位年
轻稍大、戴着眼镜、军官模样的人问
了根田的姓名、年龄、职业后，神情严
肃地对他说：“有人反映这里原镇公
所治安警孙直元曾欺侮你家娘子，有
没这事？”

梅根田作吃惊状：“谁说的？”
“这你甭管，对在国民党政府里

做事的，我们统统要调查，有罪行恶
行的都要惩处。”

“我知道，告示上写着呢。可没这
事。”梅根田的眼睛越过眼镜军官的头。

眼镜军官把一只倒了一半开水
的茶缸放在梅根田面前：“你别怕，共
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撑腰做主的。”

“有共产党撑腰，我当然不怕，可
真没这事，不好污人清白的。这镇上
人就喜欢编些花边新闻、桃色新闻，
没事闲的。”

“你的证词对他很重要，要想清
楚了。”

“当然，当然。”
又过了三天，孙武夫被放了出

来。据说，没被定罪是调查后确定这
位国民党的小官吏身上没有共产党
的血债。至于欺男霸女的指控，也由
于当事人梅根田的证词被定性为查
无实据。

梅花镇一天天暖和起来，地里的
泥松软起来，三官堂河积了一冬的冰
融化了，镇入口处的那棵柳树又绽出
了鲜绿的嫩芽。

毕竟已是春天了。
梅花镇的人们一如既往地忙碌

着。林鹏退掉了花婶娘的租房，住进
了根田那个三进堂的屋里——根田
请人在小屋背街的一面搭了个庇
——平时就在店里帮忙做些力气活。

根田几次叫林鹏去寻孙武夫，想
跟他打个招呼，都没得见人。听人说
这姓孙的去了上海，投靠了一个远房
亲戚。

根田觉得有点可惜。在他心里
欠着孙武夫一个人情。

你的背影
过惯了身边逐渐安稳的日子
听惯了时有时无的疫情播报
慢慢放下后疫情时代的担

心与焦虑
远处有新增，有境外输入
有核酸异常，无症状感染
这些都没改变一个小城的

美好日常
我们还在海门看花看草看

江看海
像以前那样工作做想做的

事见想见的人

突然就有了疫情
花香再次有了口罩的味道
阳光有了高中风险区域的冷
曾经行走在左右的人居家了
每天要与陌生的逆行者相见
听大白们疲累的脚步沉重
看他们像一颗颗回不了家

的星星
带着爱在我们的生活中不

停闪耀

无需承诺，他们有为百万
海门人而战的决心

用平凡的勇气看护我们的
睡眠

秋风中，他们背影颤动
好想给TA一个拥抱
那个写在背后的美好的名字

芦花
那年你把满天云彩戴在头上
一个少年该如何为你描述

那份纯洁
他头顶芦花，成为另一棵

芦苇的爱人
追着旷野，闻着芬芳
他至今还在那片秋光中
一次次看见梦里依稀的草
闪着故乡漫天的光芒

他在这温暖中，飘摇，行走
直到某个时辰停下脚步
看到呼喊过的芦花长大了
看到长空夕照
带着彩虹落入如雪飞花的

黄昏

他看到有一双眼
离得那么近，装着水波烟云
装着岁月和玫瑰的眼
藏着多少风雨声
每一次带着思念闪动
他与芦花都能听见

秋天的样子
一直走，在脚步正前方

便是大雁羽翼下飞翔的秋天
昂首远望时
我们有落叶那样微红的脸庞
眼前的所有逐渐变得简单
万物都用一句话说出了自

己的方向

很多事只有在秋天才能放手
看到结果，才能学会承受
风声越来越纯净
心中的爱越来越多
一个人走也不觉得孤单
是秋天塑造了真实的人间
是秋天让我们学会成熟

无论你从哪里来
秋阳总会赠你满怀金黄
让你记着这个时候的好
世界把最丰富的色彩都给

你了
从这样的世界经过
你一定要勇敢要坚强
像年少时那个不停奔跑的你

断桥
自入秋以来，通往南方的

水路
无故瘦去三分，行走之间
水声掏空了众人内心的喧哗

碧波下传来的已不是
杭州的雨声，不是三天后
雨伞送达的时间与以身相许
不是长腔咏叹与左右穿越

的贩夫走卒
是那座桥，用残荷残留残香
等着谁来了断

城中仍有未关的窗
烛火还在等着秋夜的牵挂
西湖岸边的穿行者
有人忧心，有人不语
有人伸出双手把杭州城抱

着不放
有人想把一场大雨大雪下

进自己的婚姻

似乎一直在等着什么
江南是不是也老了呢
亲爱的我们是否真的老了
我们经过的那些事
西湖的水面上怎么一点也不见

那我把西湖送给你，西湖
有春天

你要存好，经常看看
擦擦上面的往事，我的心
在那里，只要想起西湖还

在你手上
我的心跳就永不会停止

童年
我初见的眼睛
是两个闪亮的铜铃
摇响一路的天真
引领踉跄前行的倩影
世界是一片鲜绿的森林

少年
我遇见的眼睛
是天空闪烁的星星
蔚蓝的童话潜入梦境
含笑的花蕾绽放一个又一

个的天明
周身是鲜艳拂动的红色领巾

青年
我寻找的眼睛
是穿透时光的望远镜
伊甸园的树下
等候着那片叶子
飘入启盖的深井
举头是多彩的时光
烦恼与快乐
交织了鹊桥上的叠影……

而今
我守望的眼睛
是电光穿凿了的水晶
那乳化了浑浊后的清澈
映照着阳光柔抚的暖色窗棂
无尘无埃的天地里
眼睛凝望着眼睛
风景交织着风情
一遍又一遍
朦胧又清晰
遥远而亲近

眼睛在岁月中老花了光阴
光阴在岁月中洗滤了眼睛
如果交予心灵去验光
你的眼睛

就是我看你的眼睛

日子的味道
想知道
那份任性
何时才能服帖这异土他乡

的万里之遥
无边的思念
似那海洋的波涛
把日子翻腾得昼夜颠倒
想用尺度计量距离的长短
期许那心的难耐与煎熬
可近在咫尺的奢望只能梦

里乞讨
漫长的光阴依旧携着无尽

的烦恼
仿佛纵横的经纬缠绕着赤道
望断南飞的大雁
疼痛的翅膀扑棱在黑夜的

囚牢……

窗外又是细雨飘飘
饱蘸着我的心绪
在风中写着天书般的狂草
心尖上的点点滴滴
印染了粉红的睡袍
眼角的珍珠滚落在枕边串

成了耳垂上的玛瑙
沉沉的
坠饰着嘴角的微笑
哎，想知道的都是不知道
唯有温柔的梦乡里
与星星呢喃私聊
独起，霞光窗前映照
清冷镜前
梳妆着早晨的问好
当思绪爬上眉梢
日子的味道
吱吱地在太阳下烧烤
五味杂陈
记不起又忘不掉

眼睛（外一首）

□张亚明

几十把乳白色座椅，错综复杂叠
合堆垒成向上的造型，从顶端顺势流
淌而下的是以百合为主的各色鲜花，
映衬在蓝天白云下。造型下是绿茵
茵的酒店草坪。一个花费不大却别
有情调的婚礼，在徐徐海风里，在脉
脉黄昏中进行。我此前只知道婚礼
以西式风格为主，也结合了传统文
化，但并不清楚具体程序，完全听从
司仪安排，完成自己的角色定位。

我此行专程来海口参加儿子的
婚礼。

酒店的名叫华彩华邑。我比较
注意这个“邑”字。这是个很古老的
汉字，甲骨文中就有，上“口”表示城
市，下“巴”为下跪的人形，即有人有
地，是都邑都市的意思。唐代苏州刺
史韦应物有诗句，“邑有流亡愧俸
钱”。城里有人逃荒，他作为该地的
朝廷命官自感惭愧，无颜领取俸禄官
银。“邑”加提手旁为“挹”，即“舀水”
和“掬水”的意思，动词。苏州沧浪亭
对面的可园有挹清堂，在进门可见的
小西湖北岸，面水靠山，寓意堂前水
清可挹。湖北黄石的长江边，有一座
挹江亭，挹一江之水，格局气势那就
要大很多，为黄石著名景点。我注意
到这个动词，是少时从宋词中读到
的，一读之下喜欢得不行。

这家酒店有不少豪华套房和餐
厅，如果按传统饭店婚礼套路出牌，
在套房和餐厅内砸钱，一定能办出豪
华婚礼。但眼下这个婚礼，是在“邑”
字加了个提手旁，将婚礼的场地和宾
客都请到了室外草地，情调瞬间大
变。近在咫尺的蔚蓝色海面让所有
人心胸都不觉开阔起来。海面上渔
船和游艇悠闲往来如观众。海边的

依依椰子树和三角梅，更有头顶的海
蓝色天穹和白棉花般的云朵，都成了
婚礼的有机组成部分，显得无比亲近
大自然。突破传统婚宴的肉山酒海
和香烟的包围封锁，从自然生态中

“自取一瓢饮”。婚礼在主持人幽默
的串联中，来宾表演的节目不仅有美
声、通俗的各种经典名曲，还有高水
准的街舞和拉丁舞，新郎新娘居然跳
起了电影《爱乐之城》中的踢踏舞，欢
快而难度不低，自然让欢快气氛一浪
接一浪高涨。

不远处的海口地标建筑斜拉索
世纪大桥，也成了婚礼天衣无缝的借
景，仿佛一架硕大的竖琴，正演奏着
大自然的天籁。

一只呆萌的巴哥犬，成了婚礼的
表演明星。但见憨态可掬的它身背
礼盒，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在主
持人和追光灯的指引下，带着大家的
期盼和担忧闪亮登场。期盼不消说，
担忧是这犬类毕竟不能完全明了人
意，如果一时钻到哪一处白纱餐桌的
底下，耍赖不出，贪婪美食，固然可以
激起大家的笑声，但还是有些煞风
景。一定程度上，这比起多哈亚运会
的开幕式上王子骑着阿拉伯马冒着
湿滑上高台点燃火炬风险更大。但
这只胖犬，听见新娘的召唤，就目不
侧视地扬蹄直奔主人，扮演忠诚的小
爱神丘比特，不辱使命地在众人鼓劲
助威掌声中完成自己的使命，让礼盒
中的两枚婚戒如期戴在一对新人的
无名指上。这也成为了婚礼中让人
难忘的有趣花絮。

婚庆公司有一个闪传直播平台，
利用网络同时直播数场婚礼，这场海
口举行的草坪婚礼由一开始的200

多人次浏览，迅速上冲至69万人次，
以致后台不断惊呼，已经超越别的婚
礼数十倍了。酒店方也迅速来签约，
要求本次婚礼的图片授权供他们酒店
在宣传广告中使用。我同步观赏的内
陆亲朋好友们纷纷表示，他们正在筹
备的婚礼，也将采用这种亲近大自然
的形式，与大自然和谐相依，让自己
的喜庆仪式感更加浪漫而有品质。

夜幕降临，蜡烛造型的瀑布灯烛
光摇曳，愈发有情调。海南的夜晚不
但满天低垂星月，连白天的白云在夜
间也变成了瓦蓝天穹的水墨画，给人
异样的美感。宾客中许多人都鱼贯
上前表演自己最拿手的才艺，以不负
身边美酒佳肴，不负身边良辰美景。
如若别的场合，我一定会放下矜持，
献唱一曲吴雁泽风格的湖北民歌，或
者何纪光演唱的《洞庭鱼米乡》，让当
场的诸多专业音乐人相信，民间的确
有人，也给婚礼增添一些传统文化元
素。但今宵身份特别，我只好强抑难
熬的技痒，一个人悄悄走到气根飘拂
如胡须的一棵榕树下，在灯火阑珊处
抱臂观赏，心情绝佳。称自己是这场
婚礼的幕后策划显然名不副实，自己
没有这个水平；但说自己是投资方，
倒是货真价实。某种意义上，也正是
一对新人帮我演绎了这么一场美好
婚礼，编排了这么多精美节目，还有
请来这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还
有明月清风、辽远海天。

抬头望星空，我想到自幼相依为
命的祖母，她没能看到她一手拉扯大
的孙子娶妻生子，子今又喜结良缘。
继而想到英年早逝的父亲，他也没能
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更无从看到他没
有见过的孙子在星空下举行别致的

婚礼，一时，眼镜片底起雾。闭目，夜
露自眼角嘀嗒。

喜庆的日子不想伤心事，要想快
乐事。南宋的张孝祥就携他的《念奴
娇·过洞庭》凌波御风而来。他的“玉
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他的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与我此时的心境是多么吻合！张孝
祥的声誉不可与苏东坡、辛弃疾相
比，但他的这首词在我看来是奇峰突
起，太让我喜欢了。从中学时代喜欢
起，几十年间从来不忘，甚至在梦中
还多次进入到这首词的意境中，一时
身体内外冰清玉洁，一片空蒙澄明。
他的这首词，给一个乡下少年开阔了
眼界和胸襟，带来陶然于大自然的无
穷魅力。我想，他的这首词在诞生后
的900多年间，该不知走进了多少人
的梦间吧？我相信词人本人，也一定
无数次梦回他的洞庭之行。他在他
如梦似幻的一叶扁舟中，要“尽挹西
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继而

“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今夕，我在海口的海边，借用他

的词句，不是也可以尽挹南海、细斟
北斗、万象亦宾客吗？他在近千年
前，留下不朽词作，为今天两个普通
孩子的婚礼，定下亲近自然的基调。
他才是今宵礼仪的总设计师！爱生
活的年轻人，用异域情调的婚礼仪
式，致敬前贤，神会前贤。

我又想，婚礼草坪正中那几十把
乳白色座椅堆垒成的向上造型，也许
寓意就是一个个由人自寻座位吧？
从宇宙空间中寻，从祖宗文化中寻。
景本天地固有，景亦由各自心生。顺
此想去，我似乎从夜空流云中，看到
了一缕隐隐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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